
尼克松总统访华安保揭秘!下"

! 武健华

! ! ! !上午 !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
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
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
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
裹，白雪皑皑。这一招，使尼克松的随行记者
和特工人员，大为惊诧，赞叹不已。

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他的夫人
及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
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
量毛主席诗词和相当多的哲学著作，正是因为
有了这一番阅读，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
感触，也真正领略了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
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传神渲染描绘。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月 "#日在北京
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在游览长城时的谈话。

他说：“我的希望是，在今后，也许是作为
我们这次访问所作出的开端的结果，许许多多
的美国人，特别是十分喜欢旅行的美国青年，将
能有机会来到这里，就像我今天同尼克松夫人
和我们一行其他人来到这里一样。我希望他们
能看到这一城墙，能像我一样地回想这一伟大
人民的历史。”他在这番谈话中，最后还带有浓
重感情地说：“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以及他
们的孩子会有机会到这里来。”

从八达岭回宾馆的路上，与我坐在同一
辆车上的四位美方特工，由于几天的相处比
较熟悉了，再加上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社会
治安是比较稳定的，中国的警戒部署，是严密
周到的，不像 "月 "$日从首都机场到宾馆那
样紧张了。他们将布兜里装的美国产的水果
糖，掏出来给大家吃。通过翻译，问我们北京
一些有名景点的情况，他们也给我们介绍去
华盛顿要看哪些地方。他们还夸，尼克松总统
坐的中国产的红旗防弹轿车比较宽敞，车的
引擎挺好，乘坐比较舒适等等。

"月 "%日上午，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
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宫和出土

的历史文物。合众国际社当日报道说：“在堂
皇的太和殿，尼克松停下来观看雕刻着错综复
杂的图形的木台上的纯金宝座。在他观看并
通过翻译与叶交谈时，他突然现出满面笑容。
这位中国元帅向他讲了故宫的一些历史。”

尼克松在装有两具穿着完全是翠玉制的
“葬衣”的木乃伊的玻璃柜前停留的时间最
长。他们还看了公元前六百年的一些青铜马，
并照了像。
参观故宫那天，空中飘着雪花，风大天寒。这

天美特工人员的着装不约而同，一律中式打扮。
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头戴一顶两耳下垂的棉
帽，足登黑色深帮的布棉鞋。在故宫大院的人群
中穿来穿去，犹似一幕有趣的“动画片”，着实引
人注目。他们事后告诉我，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
美国是买不到的，美国有的都是化纤，所以他们
不仅自己买了，还给家人或朋友带了不少。

游览杭州西湖尼克松一
行“失踪”

"月 "&日，按照谈判协议，北京至杭州，
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乘坐周
总理的伊尔—$!涡轮螺旋桨专机，在周总理
陪同下，前往杭州。这架飞机是由中国民航总
局北京民航局局长张瑞霭领队，刘崇福、曲延
昭驾驶的，他们是中国民航最好的驾驶员。

这是一次庞大的机群行动，共运用了 !

架伊尔'$!型飞机，一架子爵号飞机，一架云

雀直升飞机。美国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和
另几架运输机，也加入了这个飞行编队。

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动的安全，专门
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红旗防弹汽车。
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
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

处，尼克松被安排住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
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
克松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
总理和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
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美特工人
员又是一阵慌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
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
的草地上等候，我们跟随尼克松是准时到达
的。由于逾时不见，可着实使人焦急不堪。经
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
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是，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
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
难，要求再做修改。

这件事当时在杭州听外交部有关负责同
志说：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节外生
枝。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
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
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转达他的意见。乔冠华
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
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毛主席听
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
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
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顿片刻，又严厉
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
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基辛格与
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之时，
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
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
方首脑正式批准。

周恩来总理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
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
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
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
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
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
罗杰斯，做些弥补工作。

后来我在章含之写的《跨过厚厚的大红
门》一书中，看到有一段说她跟随周恩来总理
作翻译，在上海去看望罗杰斯的始末。

借欢送宴会与美国特工
干杯送行

$()*年 *月 *)日下午 %时，中国总理周
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锦江饭店礼堂里向
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七
日”的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在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一周的过程中，
有冷也有热，有棘手的揪心，也有令人心暖的
喜悦。如参加接待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听工作
人员说，来访的美国人都喜欢吃中国的糖果，
就告知礼宾方面，赠送来访的每位美国人 $+

斤糖果。大气恢弘的毛泽东，居然会注意到美
国人爱好糖果这样一个细节。

"!日，访问团一行临上飞机时，每人都拿
到一盒装有 $+斤糖果的礼物。据说那做工考
究的缎面礼品盒，是连夜赶制的，粘缎面的浆
糊还不曾干透呐！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总理在锦江饭店举
行了盛大欢送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
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我方警卫人员，借用
宴会的机会，与美国特工一个个干杯送行。

$()"年 "月 "!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
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访问，这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国务
院总理周恩来和中方其他领导人与他们握手
告别。欢祝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成功，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启动了。

!作者为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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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

一行游览杭州西湖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 ! ! ! "%站在外滩码头上$无人在意邬达克

$($!年 $$月 ,日是十分的意味深长，
对作为生命个体的邬达克或对奥匈帝国前中
尉的邬达克，都是如此。
那日，邬达克走进了上海黄浦路上的俄

罗斯领事馆，他在写于 $(-$年上海的自传中
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感受和心情：“由于我的护
照仅限于前往中国和日本，以后我可能要更
换成对外护照，才能够前往其他地方，所以，
我在 $($! 年 $$ 月 , 日去俄罗斯领事馆报
到，该领事馆从属于海参崴的白色政府。我打
算在这里工作，攒够了钱就回家。俄罗斯副领
事把我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从西里尔
字母更换成拉丁字母，这样，我名字的拼写就
不再是‘./01234’而是‘./523’。护照底
部的复印件证明了上述事实。这是命运中一
个有趣的转折，因为我重新启用了我的家族
在 $!(+年前的姓氏拼写方式。在上海我始终
用的这种写法。当我以此成名后，我在归籍手
续中也请求继续沿用这种写法。”
出于对自己曾经是奥匈帝国军官身份的

那种不由自主的骄傲，在上海，邬达克将自己
的名字简化作了拉斯洛·邬达克。

历史记录了邬达克站在外滩码头时的一
副神情凄惶的模样。那是 $($!年的年末，身无
分文的邬达克可以想象是何等的筋疲力尽，一
路逃亡，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尽管那
个高大的欧战纪念碑还要再过几年耸立在沿
江边上，但此刻庆祝欧战胜利结束的盛大游行
已在外滩一带时时进行。游行中的男女没有人
对他正视一眼，无论是大腹便便的西方来客，
或面带菜色的东方男女，拉斯洛·邬达克又是
何许人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一望而知的穷
困潦倒的男人，他着实是狼狈不堪啊！
幸运的是，邬达克一到上海便有人对他

做出现实的帮助，那是匈牙利救济会会长保
罗·科莫，他给邬达克提供了维持生命必需的
最低限度的食物，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邬达克
以俄罗斯公民的身份入住了赫德路 $6号，那

里聚集着许多漂泊在异乡的外侨。
邬达克将自己那刻的心愿告诉了保

罗·科莫。他的心愿单一而明确：在上海他
将呆上一阵，一旦口袋中稍微有点钱后，
便搭大火轮赶回家乡。毫无疑问，他强烈
地想念父亲、母亲，强烈地想念拜斯特尔

采巴尼亚的一切。自从 $($%年 *月随同帝国
部队开往俄国前线，他已有整整五年的时间没
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和家乡了，他有多么思念拜
斯特尔采巴尼亚啊！而上海，上海又是什么呢？
上海只是一个驿站而已，漫游者的他赶着要回
去的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
邬达克的情感完全没有错，对家乡的思

念，对亲人的思念，唯有一点邬达克错了，他
有点错误地理解了那刻他置身的这座城市。
那时，邬达克有许多事情不会想到。他不

会想到，$(**年的夏天，他会在这座城市里，
与来自不来梅、像他一样具有路德教传统的
德国商人卡尔·西奥多·梅耶尔的女儿吉泽拉
成婚。他不会想到，倘若从 $(*+年的美丰大
楼算起，到 $(#$年的俄罗斯天主学校男生宿
舍为止，*$年中，自己为上海竟然设计了风
格如此之多的建筑。这里既有乔治亚学院派
的何东住宅，又有彻底现代主义的吴同文住
宅；既有诺曼底公寓在造型上给人们的冲击，
也有达华公寓那般的现代主义的清新；而当
他于上海的黄金岁月设计出他自己的黄金作
品：$(6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和 $(6# 年的国
际饭店，就不仅说明他对滥觞于 $(*6年现代
主义建筑的美学暴动（以勒·柯布西埃的《走
向新建筑》作为起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样
说明他对大洋彼岸的路易·沙利文学派有着
自己的深刻体会，历史记载了他对美国建筑
大师雷蒙德·胡德的推崇，记载了他在中国上
海推出那幢远东最高楼———国际饭店时对摩
天大楼时代到来的超前预感。
邬达克，这个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

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才生，$($!年年末，在上
海，以绘图员身份加入了美商的克利洋行。那
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洋行，倘若以公和洋行、德
和洋行以及马海洋行作为比照的话。但这没
有什么，他没有想过要在这里扬名立世，他人
生唯一的动力是回到他的拜斯特尔采巴尼
亚，只要攒足回家的那张船票钱款，再小的洋
行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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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相亲的地点，定在由宋春花提出的
蓝房子西餐馆。照惯常的规矩，周松明陪着工
程师梁斌早早入座等候了。梁斌现已步入中
年，原来的恋爱对象因病早逝，整整八年一直
沉浸在悲痛之中，无心再谈自己的婚事。这次
在周松明开导下，终于跨出了情感的门槛。他
虽然不及周松明身体那样强壮，但
他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显得老成持重，颇有儒雅的风度，一
看就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近来
宋春花在乔雅的影响下，也改变了
俗丽的打扮，开始注意自己的仪态
和着装的分寸。她自己很清楚：要找
一个事业型的男人，必须要提高自
己的修养与情操，否则就依然停在原
点徘徊。
通过周松明与乔雅的介绍，这对

老青年相识了，彼此第一印象都十分
满意，那往后的事就由两人自己感情
磨合了。周松明与乔雅借故退席，知
趣地离开了西餐馆。他俩心里都明
白：梁斌与宋春花如若有缘，就是干
柴碰到烈火，不管经历过风霜有多
重，只要能点着，一定会燃起炽烈的大火。

翌日是国庆佳节。乔雅起床以后拉开窗
帘，秋日的阳光就投射进来，泼洒在大半个客
厅。阳台上几盆菊花，格外鲜艳，肥硕的花蕾
都快要绽开，一叶叶柄状花瓣，有的已率先挺
起了腰杆，宣告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乔雅起床洗漱完毕，白净的脸显得有些

潮红，泛出神秘的色泽。她进入厨房，准备两
份早餐，有一份是给昨晚没有回家的周松明。
等面包烤出香味，她就进入卧室叫周松明起
床。其实乔雅不忍心，想让周松明多睡一会，
可是这样不行，还有许多事等着要做呀。
周松明特别疲倦，昨晚他第一次做了真

正的大男人。
“快起床，用早餐……今天我们还有许多

事要办！”乔雅见周松明已经苏醒，亲热地说。
周松明洗漱过后，与乔雅一起吃早餐，边

吃边直愣愣地望着乔雅，有点怨悔地说：“我
……对不住你……”
“这是两人的事，什么对不住？谁对不住

谁呀？”乔雅羞答答地嫣然一笑，又想了想说，

“松明，不必有负罪感，我们今天就把事办了
……”“办什么事呀？”周松明对乔雅的说法有
点懵懂了。“你呀，还要装糊涂……昨晚的事
今天办，我们依然是守法公民。”
这句话让周松明恍悟了，想不到乔雅亲

口提出，真是求之不得呀，他激动起来，“对，
就今天办！”然后站起身伸出双手托着乔雅的

脸，“我们今天就结婚啦，哈哈……”
脸上的笑容在阳光下非常灿烂。
乔雅点点头，做出人生重大抉择

以后，泪花在眼睛里闪亮。从今以后，
她要与这个男人共度生命的时光了。
周松明说：“这样吧，我们上午就

去办这件事，晚上找一家最好的餐
厅，来庆贺我们自己的节日！”

乔雅十分满意这样的安排，又
问：“那么下午呢？”
“下午我俩去图书馆，查阅有关

石库门改造的资料，为下一步工作做
好准备，这也是很重要的呀。”
“我完全理解，听你的……”乔雅

用纸巾抹干了脸上幸福的泪水。
黄玄兴一早来到酒店办公室忙

了起来，他最近主要关注三件事：一
是要过问一下对付三家“钉子户”的工作进
展，二是要计算出动迁工作已经签订合同的
总费用，确定什么时候拨出 !"#的钱款。另外
还有件不能声张的私事，一家有意要走后门的
“钉子户”，提出与他面谈，这就是酒店职工餐
厅管理员“胖妹”沈红珍的家。黄玄兴经过思
考，打电话给吴大腾：“兄弟呀，对于最后三家，
虽然他们与酒店都有些关系，但我们也要下定
决心，各个击破……我负责沈红珍这家！”
电话那头的吴大腾，坐在一家茶室的吊

椅上，急切地问：“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款子问
题，你什么时候划账呀？”
“填进去的数目不多，我已经为你计算过

了。”黄玄兴回答。
“先搬走的住户的动迁奖励费、过渡住户

的临时房屋租赁费我都没有给……他们要
闹，我就推给你。”吴大腾作出解释。
“我知道了……会尽快划款的，但你答应

的‘加固’费，可不能放白鸽呀……”
“只要款子拨过来，一切按谈好的办，可

不要当我是‘冲头’（冒失鬼），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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